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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黑格尔认为，人类历史和社会个体的实质表现为精神的展开，世界历史即是一个摆脱偶然

性达到普遍性的教化的历史，个体成长则是一个消除自身特异性接受必然性的灵魂的改造过程。在此
意义上，黑格尔将教育视为个体灵魂的改造活动，而将教化看成是自我意识即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经环

节，教育本质上是伦理世界的事情，教育在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生活中实现其伦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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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格尔看来，只有普遍的东西才是必然的东

西。“精神”是支撑黑格尔思想大厦的核心概念，人
类历史和社会个体的实质表现为精神的展开。世
界就是精神的外化，社会个体亦是外在的偶然性或

特殊性，只有当世界和个体不停地靠近精神这一普

遍性本质，才能最后完成自己。这正是教育应当担
当起来的使命。世界历史的发展是一个摆脱偶然
性达到普遍性的教化的历史，个体的成长是一个消

除自身特异性接受必然性的灵魂的改造过程。在
此意义上，黑格尔将教育视为个体灵魂的改造活

动
［1］( P69 ) ，而将教化看成是自我意识即人类历史发

展的必经环节
［2］( P38 ) ，教育和教化由此成为其精神

哲学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这里，教育和教化之间
的区分在于，教育重在社会个体灵魂的改造，教化

侧重于人类历史的普遍化，共同点在于二者都是指

向普遍性的运动。为此，黑格尔进一步指出“教育
学是使人们合乎伦理的一种艺术”［3］( P170 － 171 ) ，将教

育本质上看成是伦理性的活动。

一、教育与个体灵魂的改造

在黑格尔看来，精神的发展有三个阶段 : 主观精

神、客观精神和绝对精神，主观精神又具有三种形
态 : 灵魂、意识和精神本身，灵魂是抽象普遍性的精
神形式，意识是精神的特殊化形式，而自为存在着

的精神本身则具有个别性的形式，它们分别构成人

类学、精神现象学和心理学的研究对象。［1］( P35 ) 灵魂
是自然界的普遍非物质性存在，是自然界中的一种

观念性的简单生命形式。可以说，灵魂就是精神，

其拥有精神规定中的一切观念性，只不过灵魂仅仅

是一种睡眠的精神罢了 : 以一种直接的自然方式，

灵魂反映了精神的实在性。人是精神的实在形式，

对于人的灵魂的观照就构成了精神自我发展的开

端，亦成为黑格尔教育思想的生长点。

最初，精神仅仅具有直接的实在性，其只能以观

念性的灵魂表现出来，但这种原始的精神直观还不

自由，既圉于自然界本身，又无法超出其依附的物

质性形体。因此，灵魂必须走出这种与自然性合而
为一状态，进入与自然性相对立和斗争之中，获取

对其依附其中的物质性形体的胜利，这样才能使精

神的实在性，以一种虽然没有能够完全摆脱有形

性，但也体现了抽象普遍性的形式确立起来。灵魂
通过对自己形体性的否定，自为地获得了同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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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物的对立，从而成为意识，成为自我。然而，精神
依然受到来自他物的制约，自我在此获得的自由还

是抽象的、有条件的相对自由，要达致绝对的自由，

自我还必须向前运动，扬弃其主观性的片面性，追

求客观性和普遍性，完成主客观的统一。自我意识
上升为理性，精神由是达到了真理。由此看来，黑
格尔将灵魂视为精神成长的起点，看成是培育自我

意识、理性自由和精神的生长点。但灵魂毕竟是被
动的理性和较为低级的模糊意识，对之进行型塑和

改造，以培育健全的精神就成为教育的目的。

在本体的意义上，灵魂是一种观念性的存在，其

附着于一切有形的物体之上，也栖居在人身上。一
方面，外部的自然生生不息，其规定着灵魂的自然

的质，气候的差异、季节的变换和时空的流转造就
了灵魂之间的质的差异性。具体到地理环境的不
同，生存在某一地域的种族和民族的灵魂，即其民

族精神、民族性格和社会心理品质，也会因之产生
差别 : 非洲和亚洲各民族的精神始终没有完全开

花，感觉不到自由的冲动，缺乏精神自由，只有在欧

洲，精神才从其抽象普遍性中走出来达到特殊化的

展开。另一方面，灵魂的质地也受制于个人的自
然，年龄的成长、性心理的成熟以及睡眠与觉醒的
自然变化，对于个体精神的影响尤为重要。

作为一个浸染在欧洲理性主义传统中的精神哲

学大师，黑格尔始终致力于探求普遍化的思考方

式，认为只有普遍的东西才是必然的东西，偶然只

能作为必然的一个暂时性的环节具有意义。个体
的灵魂是一种偶在，虽然其具有无限量的变化可能

性，但我们不能对此估计过高，因为其毕竟只是单

调的无限的东西而已。因此，我们亦就不能放任人
的特性，让其过于自在放荡。为此，黑格尔不止一
次批评教育的目的在于培育学生个性的观念，斥之

为是“空洞的无稽之谈”［1］( P69 )。这不是完全否定人

的特性，人们在家庭生活中的特性是可以容忍的，

而是说人作为社会性的存在，就应该按照普遍性的

秩序和共同的规则生活，学校的教育精神就在于引

导学生摆脱一己的特殊性，接受普遍的东西。

如何改造灵魂以消除个体的特异性? 黑格尔认

为天性、气质和性格对于一个人的灵魂影响至关重
要，因而就必须考察这三个方面的意义。天性是人
的自然禀赋，是个体从自然获得某种确定的精神倾

向。这种先天的禀赋具有创造力，但如果不加以引
导，就极其容易堕落为坏的创造性。因此必须引导
其按照普遍有效的方式发展，以展示其预先就存在

的力量和品性，获得真正的自由。这里，需要特别
指出的是，道德不是属于人的自然禀赋，没有什么

“道德的天才”之类的说法，道德必须通过教化而
来，教育型塑人的灵魂的含义，首先就在于培育人

的德性。气质表现为个体保持自己独特本质和客
观化自己的方式方法，同天性一样，其亦不属于伦

理道德范畴。虽然气质带有明显的一己色彩，需要
对之进行普遍化以将之融入到自由精神世界中去，

但在一个文化高度发展的时代，随着气质的形形色

色的差异性消失，这一普遍化的任务也就随之减轻

了。性格是将人与人区分开来的东西，个体只有通
过性格才能获得坚定不移的确定性，越是富于性格

的人就越是令人钦佩，因为性格展示了意志的具有

价值的普遍性的内容。然而，性格具有走向其反面
的可能性，如果意志过于执著于细节就是固执，如

若过于偏执于个人化的反面就是癖性。因而消除
性格的固定性的自然基础，是使其进入自由精神的

必要措施。

对于灵魂的改造，既可以通过对于天性、气质和
性格的横向培育来进行，亦可以个体自然成长的纵

向发展得以落实，即从婴儿、儿童、青年、成年和老
年的各个不同年龄段来审视灵魂的改造工作。未
出生的婴儿就如同一株植物，不具有真正的个体

性，当出生之后才过渡到动物状态，并通过哭叫来

表达自己的需要。这是一种了解外部世界的观念
性的活动，只有当婴儿达到对外界的现实性的感觉

时，才成为一个现实的人，并开始从其沉没在外部

世界中的状态之中走出来而将自己映现到自身之

内去。这种独立性的要求通过感性的游戏活动体
现出来，而对于“我性”的把握则成为小孩劲射发展
的重要环节，于是过渡到认真学习的儿童阶段。教
育的意义便得以显现。儿童首先表现出一种对于
教育的追求。孩子感觉到他们远不是他们应该是
的人，他们同周围的成年人的差异性很大，他们必

须模仿这些成年人，特别自觉地谋求与自己双亲的

统一，以满足精神的确定性。这种对于教育的追求
是一切教育的内在环节。对于儿童而言，他们的模
仿的对象是某种实质性和普遍性的东西，这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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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他们更高的东西，并通过具体的方式直观到自己

的本质。孩子们于是逐渐唤醒了自己的沉睡的意
识，但恰恰是在这个时候，对于孩子的教育的意义

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必须对于孩子进行严格的
管教，驯服其任性，以学会服从和控制自己。上面
讲过，黑格尔非常反对放任个性的教育方式，这里

他又对于“游戏的教育学”进行了抨击，认为其把严
肃当作游戏教给孩子，这是教育者自甘堕落的体

现，自己把自己降低到学童的幼稚理解水平，而不

是将后者提高到理解事情的严肃性，最终的后果是

使得孩童用轻蔑的意识来看待一切。［1］( P80 ) 服从是
理智的开端 ; 只有通过服从，才能让不成熟的意志

在内心认同外来的合理意志，并将之逐渐融合为自

己的独立意志。儿童天生无善无恶，但在同外界的
交流接触中，在其气质和性格的成型当中，恶的因

素很容易地侵入。放任孩童任意行事将导致罪恶
的产生，这就要求通过严格的管教来消除固执和恶

行。另一方面，必须让孩子完成一定的学业，训练
思维，超越感性世界。孩童不能永远生活在家庭
中，他必须走出去在学校中接受一定形式的教育。

在学校教育中，通过知识的学习，孩子的智力越来

越被提升到个别的东西之上而达于普遍，即达到思

维，这是最初的课程的基本目的。通过初步的学
习，孩子能够逐渐认识事物的性状，熟悉自然界和

精神世界的情况，从而实现向自己内心世界的深

入。这里，教育的目的是双重的 : 首先，要尽可能地
启发孩子的伦理本性，确立健康的道德生活所必不

可少的心理状态 ; 其次，把孩子从天生的单纯和依

赖中提高到自由的个性，使他放弃原有家庭的自然

统一并独立地继承这种统一。［5］( P74 ) 由此看来，孩子
依据普遍的规则接受批评和校正，不断地对照感性

事物和精神世界，驯化思维，改造灵魂，以期达到更

高远的普遍性。

黑格尔说: “一个人越是受过教育，在他的行为
举止中就越少出现某种仅仅是他特有的东西、因而
某种偶然的东西。”［1］( P69 )改造灵魂的教育活动贯穿
于个体的整个生命历程当中，因为人本质上就是一

个不断被完成的精神世界。当儿童进入青年之后，

其理想不再表现为达到成年人这样的普遍性高度，

而是某种独立于这个个别性的普遍的东西。这使
得青年人生活矛盾的冲突之中 : 这种追求独立普遍

性的冲动显然与现存的世界发生对立，但这种冲动

又企图诉诸意志通过行为来取消理想和现实的对

立。这样，青年人有时会过高估计的能力，表现出
一种大公无私的品质和热血沸腾的精神，这种理想

促使其妄图改造世界，重新安排破碎的世界秩序，

最后直至铩羽而归。进入到成年人阶段，个体就不
再执著于特殊冲动和主观的一厢情愿，亦不满足于

个性的提高，而是将自己投入到世界性的理性之中

去，为整个世界而奋争。成年人明白，人如果不愿
意毁灭，就必须承认世界是一个独立的且本质上完

成了的世界，人必须接受世界为之提供的一切条

件 ; 世界的秩序是一种合理的关系。人能够和应当
做的事情，就是在与世界的结合中努力实现其个人

的目的和权益，以保持世界的创造和存续。至此，

对于个体而言，灵魂的改造工作就接近尾声了。由
于对于世界秩序的认同和精神生活的习惯，成年人

进入老年，老年人的目光投向过去，沉浸在对于往

事和普遍性实体的回忆之中。这时个体距离死亡
不远了。

二、教化与自由意识的确定

黑格尔认为，教化是个体“赖以取得客观效准
和现实性的手段”，“乃是实体本身的本质性环节，

即是说，教化乃是实体在思维中的普遍性向现实性

的直接过渡，或者说，是实体的简单的灵魂，而借助

于这个简单的灵魂，自在存在才得以成为被承认的

东西、成为特定存在。因此个体性的自身教化运动
直接就是它向普遍的对象性本质的发展，也就是

说，就是它向现实世界的转化。……教化的意思显
然就是自我意识在它本身的性格和才能的力量所

许可的范围内尽量把自己变得符合现实。”［2］( P42 － 44 )

在黑格尔的理解当中，我们可以发现教化的本质性

规定及其在整个精神世界中的意义。

首先，“教化世界”是自身异化了的“伦理世
界”，教化是伦理实体获得现实性的手段，教化就是
伦理性的教育。黑格尔认为，在客观世界的发展过
程中，最初的人类生活呈现出一种整体上的和谐有

序，人们以共同体为最终的价值归依，个体为之战

斗，为之献身，向这个无限的伦理实体靠近，将自己

融入到一种神圣的精神世界之中。一个伦理性的
王国就是一个无瑕疵、无分裂而完美纯一的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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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2］( P19 )希腊就是这样的一个伦理社会。但是，任
何事物都不是突如其来的，就像希腊这样美好的伦

理社会亦处在矛盾和冲突的生长发展过程之中。

伦理世界以民族和家庭为其普遍现实，以男人和女

人为其天然的个体性，又家庭掌控在人的规律即黑

夜的法律之下，民族构成服膺于神的规律即白日的

法律，这些要素之间互相冲突转换，共同维护一个

充满活力的伦理王国。伦理王国本身分裂成为对
立的两种本质，这种相互对立既有冲突，又相互印

证和直接渗透，它们作为现实的东西彼此直接接触

到对方。男人的个体性将对本身有所意识的普遍
精神与无意识的精神结合起来，与此相反，女性则

将神的规律达到它的个体化，使个别的无意识的精

神获得它的特定存在。通过女性的中介，无意识的
精神从非现实升入现实，进入有意识的王国。男性
与女性的统一，把现实的两个反对方向运动联合为

同一个运动 : 一个是从现实降为非现实，将本身分

化为独立环节，去经受死亡危险和死亡考验，这是

属于男性的下降运动，另一个是从昏暗升入日光，

从非现实升入现实，升入有意识的客观存在，这是

属于女性的上升运动。［2］( P19 － 20 )
然而，对立毕竟没有

消失，伦理世界的冲突还是将自己葬送掉了 : 由于

伦理实体的非现实性，个体自我缺乏应有的地位，

自我处于命运的悲剧性压迫之中，毁灭成为希腊伦

理世界个体的普遍命运，天然和谐的伦理实体蜕变

为僵硬腐朽的普遍性。于是希腊伦理社会解体，进
入到一种法权社会状态。在以罗马为代表的法权
社会中，个体自我获得一定形式的独立，人人在法

律上平等，成为具有独立人格的抽象的法人。然
而，一切又因之支离破碎了，虽然个体不再需要依

赖于任何普遍的东西，但却因此肢解了生命统一

体 : 法人是一个丧失了普遍本质的空虚的自我，个

体的自由成为一种幻象，整个世界于是发生了颠倒

和异化。因此，只有通过新的斗争，即教化形式，才
能获得真正的自由意识，返归到精神的本质中去。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教化世界是自身异化了的

伦理世界，教化是伦理实体获得现实性的手段，甚

至可以说，教化就是伦理性的教育，是对于伦理生

活的反省和回返。

其次，教化是伦理实体的简单的灵魂，是伦理实

体在思维中的普遍性向现实性的直接过渡，借助于

这个简单的灵魂，自我转化成为现实的特定存在，

在现实当中追求其自由本质。由于伦理世界本身
的矛盾和法权社会的先天不足，必须通过教化这样

的新的活动形式克服其内在的对立和冲突，而达到

对于现实世界的直接的肯定，获得普遍性。在此意
义上，教化就是教育，依然立足于对于灵魂的改造

和充盈，消解伦理实体的抽象性和空乏性，发掘自

我的内在生命力。显然，教化是自我本身所内蕴的
超越性本质使然，是追求自由的体现，是自然人向

人的生成。教化造就人类社会，亦使个体站立起
来，成为自我的主人。最初，教化将自己的职责定
位于扬善祛恶。在诚实的简单灵魂之中，自我意识
将对象性的世界一分为二 : 善与恶，将自在存在的

独立的精神力量视为善，而被动的精神本质就是

恶。［2］( P45 － 46 )
以此价值标准，由国家权力和社会财富

构成的现实世界就是一个颠倒混乱的世界 : 被看成

是善的权力会成为压制个体的摧残性力量，而曾经

被视为恶的财富却成就了个体的独立性 ; 本于诚实

意识的高贵意识和卑贱意识亦陷入自欺欺人的窘

迫境地。黑格尔这样描述: “一切具有连续性和普
遍性的东西，一切称为规律、善良和公正的东西同
时就都归于瓦解崩溃 ; 一切一致的同一的东西都已

解体，因为，当前现在的是最纯粹的不一致，绝对的

本质是绝对的非本质，自为存在是自外存在 ; 纯粹

的我本身已绝对分裂。”［2］( P62 ) 这样，教化在其使命
的催促之下，走进了信仰世界，以图在此重新达到

实体性和纯粹的思维性。然而，由于信仰世界本身
的局限性，个体自我和普遍性依然无法达成统一，

必须通过传播识见的启蒙运动和占有现实的法国

大革命然来进一步克服这个异化的状态，以完成教

化的最终任务。然而，就如同法权社会无法达成对
伦理世界的一劳永逸的超越一样，教化虽然在某种

意义上将自我对象化了，领略到了现实社会历史的

变迁和周遭，但并没有真正返归到精神世界的本

源。在教化世界，有限和无限、人和社会、个体和共
体、肉体和灵魂、心灵和现实依然处在激烈的对立
和冲突之中，自我意识在自己一手创立的现实世界

面前一筹莫展，自我在寻求其本质的肯定性活动当

中不但没有能够实现预先的目的，反而丧失了自己

的本质，自我所创造的现实的普遍性社会成为一种

压迫和摧残自我的异己的否定力量 : 作为教化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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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环节的法国大革命虽然达到了自己对立面的

顶峰，获得了绝对的自由，但亦同时制造了人类历

史上空前绝后的恐怖。可见，教化即异化，现实世
界成为了自我毁灭的最佳场所。然而，教化的最初
目的在于克服伦理世界的对立和冲突，使自我获得

肯定的现实性和普遍性。如果说教化成为了异化
是现实历史发展的本然样态的话，那么客观精神却

必定要求进一步向前运动，达到自身的最终目的。

也就是说，自我并不甘心于在肯定性的活动中走进

否定性的结局，自我寻求本质性和普遍性的努力必

然推动其重新占有对象世界，直至实现其自由本

质。这样，自我已经不能在现实世界当中解决自身
的问题，只有过渡到自我意识的精神王国，通过道

德精神，才能真正实现自我教化的目的。

从伦理世界—法权社会—教化世界—现实世
界—信仰世界一路走来，教化的本质亦由此绽开为
一个不断寻求自由意识的心路历程。黑格尔以其
难以超越的历史主义视域，通过其精神哲学对于历

史事件的抽象和辩证，雄辩地论证了人的教化意

义 : 人作为精神存在就必须同偶在性拼搏，使自己

趋于无限，以接近普遍性 ; 不论处于一个何其无奈、

繁杂和难解的处境之中，人必须不断奋争，反复辩

难，争取成为自我的主人，消除特异性，实现自由的

本质。

三、教育和伦理

对于个体而言，教化的功能在于使之脱离其自

然存在的状态，获得一种精神生命和意志自由，实

现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存在。对个体进行教育和教
化，个体因之而获得教养，也由此在某种意义上摆

脱其特殊性而获得了普遍性的生命形式。对此，黑
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的序言中谈到“个体的教养”

这一话题时，道出了教育的深层意涵。他认为，特
殊的个体是不完全的精神，是一种具体的形态，每

个个体都必须走过获得教养的历史道路，使之从它

的蒙昧状态变为有自我意识的精神。这是教育的
最深层的本质。在教育的过程中，我们获得普遍性
的知识，认识到世界文化史的发展轮廓，同时实体

赋予自己以自我意识并获得普遍精神，从而得到教

化和教养。［4］( P17 － 18 )
显然，个体教养的获得和世界的

教化进程是同步的，只有当主观自由达到客观真

理，个体才获得效准。对此，黑格尔《法哲学原理》

在展开法—权利—道德—伦理的递进分析中，着重
阐述了教育的伦理品性。

何谓伦理? 何谓教育? 伦理和教育处于何种关

联之中? 伦理就是自由，是客观，也是必然，整个人

的生活都在伦理力量安排下得以展开 ; 伦理是自在

自为地存在着的神，对于这种永恒的正义力量，个

人唯有安首俯命。［3］( P165 ) 教育就是要把特殊性加以

琢磨，使其行径合乎事物的本性 ; ［3］( P203 )教育在于培

养人的第二天性，使之符合普遍性，达致伦理的内

在要求。黑格尔说: “教育学是使人们合乎伦理的
一种艺术。它把人看作是自然的，它向他指出再生
的道路，使他的原来天性转变为另一种天性，即精

神的天性，也就是使这种精神的东西成为他的习

惯。”［3］( P170 － 171 )
在此，教育作为达到伦理的一个环

节，被赋予了滋养精神成长的神圣职责。所谓教
育，就是对灵魂的改造，就是对伦理事物的习惯。

那么，社会个体如何获得伦理上的教育? 成为国家

的公民，首先是成为家庭和社会中的一员，个体的权

利和义务获得确定性时，伦理性的教育便开始了。

家庭是直接的或自然的伦理精神，通过爱，家庭

获得内在的同一性和确定性。对于子女，父母的爱
体现为照顾，同时施之最初的教育，约之纪律，以矫

正任性，对受到本性迷乱的自由予以警戒，从而将

普遍性铸造进其意识中去。成为家庭中的一分子，

是自然血缘使然，但要成为社会成员和国家公民，

依靠先天本能断然不可。对于子女而言，父母构成
普遍物，子女必须服从父母，否则便将变得缺乏教

养。因此，在家庭生活中，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向被
教育者灌输伦理原则，确立伦理生活的基础，同时

使被教育者摆脱自然直接性，获得独立和自由的人

格。［3］( P188 )当然，家庭教育不完全是一个被动的过
程，儿童出于对自身现状的不满和渴望长大成人和

进入成年世界的冲动，都使得其自发地感到有必要

受到良好的教育。当子女萌发出这种自由意识时，

父母以往所要求的纪律和服从就代之以爱和信任，

着力于养育子女的理性精神和伦理精神，直到孩子

们发展出达到脱离家庭的自然统一性的能力为止。

个体不能永远生活在家庭中，走出家庭迈入社

会是个体成长的必然选择。市民社会是一个个人
利益争夺的战场，每个人都为了自身的目的将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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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为手段，偶然性和特异性自由地活跃在每一个角

落。在这种荒淫和贫困的景象中，伦理性的东西彻
底丧失了。然而，黑格尔认为，贯穿于市民社会中
的特殊性原则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向整体性的靠

近必然将之推移到普遍性，不如此就不能获得其真

理和现实权利。因此，社会成员就必须按照普遍性
的方式来规定其知识、意志和活动，并是自己成为
社会联系锁链中的一环。［3］( P201 )这样，教育就是个体
和社会发展内在的需要，是一项“解放以及达到更
高解放的工作”，并构成“推移到伦理的无限主观的
实体性的绝对交叉点”。［3］( P202 ) 应该看到，这种解放
是一项艰苦卓绝的工作，其既反对纯主观性和情欲

的直接性，又抛弃感觉的主观虚无性和偏好的任

性。但正是只有通过这种教育，主观意志才能获得
客观性，并最终获得价值，达到现实性。不仅如此，

通过理智的培育，特殊性才能成为真实的自为存

在，才能确证自身的单一性，才能在伦理中成为无

限独立和自由的主观性。所以，有教养的人只会照
顾到普遍性，不会表现出自己的特异性来。同时，

受过教育的人是真正能够获得自由的人，这种人能

够自己为自己做主，能够做想做的事情和得到想得

到的东西 ; 还因为其考虑到别人的感受，故其不容

易得罪人，博得好的环境。

在市民社会中个体实现自身独特的单一性和自

由主观性，但只有将个体培育成为国家公民，才能

最终使自由达到其最高的权利。因此，个体不应当
仅仅满足于实现其个人自由和权利，而是致力于成

为国家的公民。成为国家成员是个人的最高义务，

个人只有成为国家成员才具有客观性、真理性和伦
理性。［3］( P254 )国家是伦理实体的最高阶段，在国家生
活中权利和义务是统一的，维护每一个成员的特殊

目的和福利。也就是说，国家对于我来说似乎是外

在的他物，但是我的实体性和特殊利益又同其密不

可分 : 我与国家不但不互为疏离，而是互为一体的。

因此，既然国家具有先在的合理性，个体就应该具

有爱国心，不要好争辩找岔子，这是一个有教养的

人的起码要求。在此，教育就是使受教育者看到国
家生活中每一事物里的肯定的东西，以维护基本的

生活秩序。［3］( P268 )国家直接存在于风俗习惯中，对国
家统一性的维护不仅是一般公民的义务，更是行驶

权力者的职责，对于官吏的政治教育直接关系到国

家和政府的信誉和效准。黑格尔说: “为了使大公
无私、奉公守法及温和敦厚成为一种习惯，就需要
进行直接的伦理教育和思想教育，以便从精神上抵

销因研究本部门行政业务的所谓科学、掌握必要的
业务技能和进行实际工作等等而造成的机械性部

分。”［3］( P314 )这样经过对大众和官吏的教育，主观方
面就隐遁起来，与之同时，服从普遍利益的习惯就

逐渐养成了。教育于是不断地接近精神的本性，肩
负其完善人类本性的重任，直至达成普遍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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